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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七回  宋公明夢入東京　公孫勝神遊北嶽

　　話說魯智深、武松、燕青、史進、朱仝、雷橫六人，共坐一桌，正在開懷暢飲，忽見一人上來，對他們倒身便拜。魯智深看

時，卻是豹子頭林沖。智深便叫：「兄弟，做什麼？」一把拖林沖起來，喚嘍囉掇個椅子，坐了。武松、燕青等五人一齊說道：

「教頭有話請說，休得如此。」林沖道：「拙婦亡過，忽已六年，大仇未報，難得眾位哀憐林沖冤苦，同心仗義，冒著千難萬險，

幫助我復了此仇，怎不令人五中感激。」武松道：「自家兄弟，說甚感激。」林沖道：「戴院長對我說，此番多虧小乙哥設下妙

計，才取著這廝首級，若論情理，小乙哥應當再受林沖四拜。」說罷，又要向燕青拜謝，卻吃燕青起身攔住，說道：「教頭，你如

何再言拜謝？」魯智深也叫道：「林兄弟，你幾時學得這些口舌，把人麻煩煞，休要惹得灑家性發，將眾人一齊趕散了，看你獨自

在此拜什麼？」林沖這才無話，退回去坐了。宋江在傍席上開口說道：「我們一百八人，誓同生死，宛若一家，一人有事，眾人幫

助，兄弟情義應爾，何必言謝。」黑旋風李逵正在飲酒食肉，吃得滿嘴油膩，忽地放下杯箸，一抹嘴巴，提高破喉嚨叫道：「哥哥

此話說的不對，鐵牛不服。」宋江驚問道：「你在怎講？」李逵道：「俺們既然是一家人時，你就不該將好酒藏過，不把來給些鐵

牛吃。」引得眾人大笑起來。宋江道：「這黑廝沒頭沒腦，只是胡說。林武師，你病體尚未痊復，不可久坐勞神，如覺疲倦，請先

進內休歇。」原來林沖體氣，還有一二分未曾復原，每日仍服安道全藥方調養，宋江怕他勞乏，壞了身體。林沖應道：「小弟此刻

十分有興，遮莫病體痊癒了？」魯智深道：「有興最好，灑家正要相問，那日拿到高衙內這廝首級，你心裡如何歡喜？」林沖道：

「戴院長回山這日，把首級送到床前，俺反複看了幾遍，果是真的！不覺跳下床來，就設下亡妻靈位，哭祭一番，消了胸中無數冤

苦。自此身體一天天健旺，飲食都好，直到如今，安先生對俺說，還有一二分元氣未復，俺自覺早已好了。」武松問道：「這驢頭

拋向何處。」林沖道：「不曾拋掉，俺因心裡恨極，教人用漆髹好了，放在床下，當他溺器使用。」林沖說罷，燕青、史進、朱

仝、雷橫都拍手笑道：「可也真巧，前日武二哥和那員將官答話，不是說給林武師做溺器麼？」大家說說笑笑，好不快活。　　且

說石碣亭裡一段工程，四壁早已裝畫完成，工竣多時，宋江、盧俊義、吳用、公孫勝都去看過，端的神妙非凡。宋江重賞了李昭

良，本待擇日開筵慶賀，都因一向有事，延擱下來。如今幾件公案都行了結，林沖又告病癒，宋江好樂，特下一令，就從此日為

始，大宴五日。合寨頭目嘍囉一應人等，都有酒肉賞賜，大家吃一個盡醉方休。到第五天的晚上，宋江吃得酩酊大醉，歸臥帳中，

恍惚間，身子飄飄蕩蕩，出了房舍，徑自下山，一路模糊地行去。到得一處地方，抬頭看時，眼前一座高壯城池，城關內外行人來

往，熱鬧非常。宋江不識此是何地，佇立觀看，忽聽背後有人叫哥哥。回頭一看，乃是小李廣花榮。宋江道：「兄弟你也來此，這

裡是什麼地方？」花榮道：「此間便是東京皇城，何不入去一遊。」宋江說：「好！」二人舉步而入，但見六街三市，人煙繁密，

車馬喧闐，真好個皇帝都也。走過幾條長街，來到一處，只見一家門前掛個紫竹簾，風簷下一排碧紗燈，門傍左右懸著牌子，卻是

一副聯對。宋江看了，便問花榮道：「這是什麼所在？」花榮道：「這裡住個有名人，便是東京行首李師師家。」宋江自念道：

「往常也聞李師師名，只是不曾見得，如今巧遇，正好進去見她一面。」便叫花榮引導，揭簾徑入，穿過中門，兩名丫鬟對面迎

至，喊一聲：「娘子有請。」就將二人讓進一個閣子。李師師上來拜見，宋江看時，端的又嬌又美，如仙娥降世，天女臨凡。二人

坐定，侍兒捧出香茗佳點，時鮮果品，擺滿春台之上。李師師侍坐傍側，宋江和她談談說說，好不樂意。李師師請問姓名，宋江推

說姓張。李師師將宋江臉上一看，忽然下拜道：「官人休要隱瞞，妾身自己認得，你不是梁山泊替天行道義士宋公明？」宋江聽得

說破他真姓名，不由心裡吃驚，起身待走，李師師連忙立起嬌軀，一把拖住，將他按到椅子裡，嬌聲說道：「休要驚慌，義士難得

到此，請再坐一會何妨。」花榮也湊近身傍，低聲說道：「哥哥休驚，有小弟在此保護。」宋江這才放心，重行坐定，又談說一會

兒，覺心事重重湧起，便取過筆硯，磨得墨濃，蘸得筆飽，就壁上題詞一首，落筆如飛。花榮見了，隨手接過筆來，也在壁上寫了

兩首詩，擲過筆桿，二人相對而笑。宋江說：「走罷。」花榮將他衣袖一拉，附耳輕輕說道：「我們吃了茶果，該給些銀子好走。

」宋江伸手向懷中一摸，一文錢也沒有，想：「今日恁地糊塗，出遊不帶一點銀子。」正待問花榮身邊有否，猛聽得一聲大喝，如

半天裡起個霹靂，閣子外奔來一個長人，左手高擎著一張弓，指定宋江喝道：「強賊休走，俺奉朝廷明詔，正要拿你，卻來此地閒

遊。」宋江便叫：「花榮賢弟快些救我！」回頭一看，花榮早已不見，身傍坐的也不是李師師，換了個披髮滿肩的閻婆惜。宋江更

驚，倉皇搶出閣子，飛走而逃。只聽得背後喊道：「你這強賊，今日已入羅網，待走哪裡去？」邁開雙足，飛步追來。宋江瞧見長

人那種形狀，早已驚慌無措，又兼此時手無寸鐵，用何抵敵，心中更急，狂奔不已。奔過一段路，只聽得有人叫道：「哥哥休要驚

慌，鐵牛在此！」只見黑旋風李逵從斜刺裡躍去，手掿雙斧，當路立定。長人趕到，李逵舉斧就砍，長人只一弓鞘，把李逵打倒在

地。接著搶上來打宋江，宋江又拔腳飛跑，長人緊趕，趕到一處，對面危崖峭壁，中隔萬丈深淵，前無去路，後有追兵。宋江心急

慌忙之際，跑發兩足，來不及住步，腳兒蹈空，身子往前一磕，突向深淵中倒撞下去。宋江大叫：「跌死我也！」覺得渾身冷汗淋

漓，心頭兀自鶻突亂跳，微微閃開眼看時，殘燈半明，一室靜寂，己身好好穩臥帳中，衾枕都濕，卻是南柯一夢。宋江定一下神，

回想適才夢境，歷歷在眼，不知此兆是凶？是吉？心頭七上八落，好不狐疑，欲思展衾重睡，哪裡還睡得穩，翻來覆去，直到天

明。宋江起身洗過頭臉，早點也不吃，兀坐在房中呆想。

　　想到分際，忽有一人闖進房來，叫聲：「哥哥呆坐則甚，我來告訴一件怪事。」宋江抬頭看時，乃是黑旋風李逵。宋江心中又

突的一驚，便道：「什麼怪事？你說將來。」李逵拖過一把椅子，一屁股坐下去，連喊十七八聲：「鳥晦氣。」宋江喝道：「你這

廝，常常如此沒頭腦，沒口子晦氣，話兒一句不曾說。」李逵道：「哥哥，鳥晦氣！昨天夜裡，我做得個怪夢，夢見一個又高又大

的長人，手裡執著一張弓，把哥哥狠命追趕，只喊要拿哥哥。我見他將哥哥欺侮，心中好惱，手掿雙斧，奔去想劈死長人，不想反

被這廝打倒，我此刻越覺惱羞，立騰雙足，待跳起來再行廝拚，忽然驚醒，開眼看時，被兒都被我踢到床下。你道怎不鳥晦氣？」

宋江道：「原來如此，俺昨夜也得一夢，好生奇怪，你去請吳學究、盧員外、公孫一清、花知寨到來，俺有話說。」李逵答應，起

身便走。

　　不一時，李逵和四人都到，各自坐定，宋江就將夢兆訴說，後半夢境與李逵相同，眾人都搖頭無語，不解主何吉凶。宋江道：

「只怕是個妖夢罷！」李逵道：「哥哥，這個定是妖夢。鳥晦氣！鐵牛出世以來，有過幾百次相打，廝殺，沒曾被人一下就打倒。

不想昨夜吃這好大的虧，倒盡我的威風，今晚再撞見這廝時，須不干休！」眾人聽了，都忍不住大笑。宋江道：「你這廝一派胡

說，俺問你，今日吃過東西麼？」李逵叫道：「阿也！要緊來見哥哥，忘記了吃，此刻說破，肚皮裡就饑餓了。」翻身徑出房去。

盧俊義道：「哥哥，實不相瞞，在前小弟曾得一夢，見到一個長人，手裡也執一張弓，因夢境不好，一向沒對哥哥說起。」宋江便

問：「夢中如何情形？」盧俊義就從頭至尾，詳細告說出來。宋江聽了，心中不悅。吳用道：「妖夢無憑，何必認真索解，徒生疑

惑，我們且記在心裡，休要逢人告說。」盧俊義道：「俺們自然不願多說，只慮李逵那廝口沒遮攔，按捺不得。」吳用道：「這倒

不妨，俺只教公明哥哥如此如此，他便再不開口。」花榮道：「此事端的奇怪，俺既然置身夢中，如何俺自己無夢，李逵卻有

夢？」宋江道：「東京確有個李師師，好大的聲名，想你們都曾聽見過，俺在夢中時，曾就壁上題詞一首，花賢弟，你也寫下兩首

詩。所有門外的聯對，閣上的短額，俺都記得清楚，當時醒來還未忘記，懊悔不曾憶寫出來，此刻大半模糊了，只一首題詞約略記

得。」吳用聽說，便取過文房四寶，教宋江背寫出來給大家看。宋江說：「好。」執著筆，瞑目沉思了半晌，落筆便寫，寫了一

半，忽覺糊塗了，那下半首再想不出，只得放下。當時吳用拿來看時，上寫道：

　　天南地北，問乾坤何處可容狂客？借得山東煙水寨，來買鳳城春色。翠袖圍香，絳綃籠玉，一笑千金值！神仙體態，薄倖如何

銷得？



　　吳用看罷，遞給盧俊義、公孫勝、花榮都看過，吳用道：「但聽前人夢中能作詩詞，只是不曾聽得，如今看來真有其事。此詞

做得很好，可惜沒了下半首！」盧俊義道：「素聞花知寨也做得好詩，夢中題壁之作，倘不被公明哥哥忘記，大可使俺們見識一

下。」五人正在你言我語，只見李逵又闖入來，一手摩著肚皮。宋江叫道：「兄弟，來得好！俺正要你乾一件事，你去把這妖夢告

訴大眾，看誰人詳解得？」李逵道：「鳥耐煩的，不高興！」宋江道：「俺可不管，只要你去訴說。」李逵道：「哥哥，你曉得鐵

牛不會說話，如何有意強人家。」說罷，轉身就是逃命似地跑去，眾人都笑。吳用道：「如何？」當日各自散了，別無話說。

　　隔不多時，那天公孫勝閒著無事，同樊瑞出外游散，走到山南，只見石碣亭煥然卓立，非常壯觀。公孫勝道：「王義的徒弟李

昭良，將亭壁裝畫得十分莊嚴，今日閒著沒事，又可進去瞻拜一回。」便同樊瑞踅將入去，守亭的上來迎接，送過茶盤，公孫勝揮

手令退，自和樊瑞慢慢踅看，細看壁上畫的星辰天將，讚不絕口。二人看過畫壁，退入亭邊一座閣子裡來，這閣子也是特建，供眾

頭領拈香後休歇的，佈置得纖塵不染。今日因不是朔望，閣內無人，二人就蒲團上坐了，藉行休歇。樊瑞在芒碭山時，自負本事通

天，驕妄得也厲害，後來上了梁山泊，公孫勝直斥他法術無用，無論如何厲害，只是個妖法罷了，不算正大。樊瑞聽了短氣，就此

棄去，一意跟公孫勝習練正道。公孫勝悉心指授，樊瑞用功學習，刻苦修養，見今道法已很高妙。當下二人對坐，公孫勝講說過一

回道法，便閉目養神，漸漸沒了聲息。樊瑞不敢驚動，也自閉上兩目，在那裡凝神煉氣。不知多少時候，公孫勝頭頂上，突覺被人

拍了兩下，閃開眼睛看時，乃是一個黃衣老道，腰繫葫蘆，手執竹杖，對自己立著微笑。公孫勝很不自在，正待向他責問：「人家

在此靜坐，何故相擾？」老道忽舉起竹杖，對準自己只一指，就覺元神兀兀搖蕩，飛越出舍。公孫勝心知不好，今日碰到魔來了，

連忙行持道法，想把元神鎮壓，卻已無及，立隨老道飛去。出了閣子，一路飄忽將去，其疾如風，直至一座山頭，方才降落。只聽

那老道喝一聲：「住！」公孫勝不由自主定了。老道開口叫道：「公孫勝，這裡是北嶽恒山回頭峰，不是什麼妖魔窟宅，休得驚

疑。」公孫勝只得答應一聲。老道將他一把拉住，引領了去各處觀看，什麼峰、崖、洞、澗、都一一說出名兒，指點明白，教他謹

記。

　　公孫勝平日自恃道法高明，邪魔外道，一概近身不得，獨有此際，自己法術半點難施，行走坐立，盡由老道擺佈，不能自主。

山上四週都觀看過，老道執著他手，愷切說道：「你知道否？你上應星辰，正是魔君之一，如今魔運未衰，魔劫正盛，休迷了本

性，好好去幹一番事業。天下不久大亂，眾生遭劫，到將來收場時，這裡便是你歸結之所。」說罷，老道將竹杖一指，公孫勝又不

由自主，騰空而起，不多時到了原處，元神歸入本位，開眼看時，樊瑞仍端坐對面，不則一聲，正在坐等。公孫勝運用玄功，安定

下元神，才行開口說話，把這回事告訴樊瑞知道。樊瑞道：「俺坐了好久，開眼出來看看，你自閉目靜坐，了無聲息，只道你在修

養功夫，不敢驚擾，屏息等待，直至現在。」公孫勝道：「此事奇極！不是誇大，憑仗俺的道法，無論什麼邪魔外道，精靈鬼怪，

誰能近得身來，將俺戲弄，何況在這大白天裡，只俺一股正陽之氣，也沖得他退避不遑。」樊瑞道：「像你這般道法，便在黑夜，

也只怕近身不得。」公孫勝道：「俺今想到，或許是本師羅真人幻化到此，指點俺將來結局。」

　　二人言罷，忽見大頭目丁九郎趕入來，喚一聲：「公孫先生，奉宋頭領命，有請先生，商量大事，小人四處尋遍，不想卻在這

裡，宋頭領和吳軍師等得久了，便請速去。」公孫勝應聲：「理會。」便從蒲團上起身，步出閣子，混世魔王樊瑞在後跟隨，徑來

拜見宋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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